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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访美与中美战略关系的拓展

——基于美方解密档案的解读

薛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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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是党领导中国外交事业的一次伟大实践。作为中美战略关系的一次“拓展”之旅，邓小

平在访美过程中从国际反霸统一阵线、南亚及中东地缘政治、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维持全

球军事平衡等方面深化中美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共识。除此之外，邓小平还从维护中国边境安全

和中苏越三角关系出发，阐明中国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必要性和决心，进而寻求美方给予中国

“道义上”的支持，以此来尽量避免苏联介入战争。而通过签署经贸、科教、文化领域的合作协

议和开展人文交流等举措，则从战略层面上全方位拓展了建交后的中美新关系。

邓小平访美；战略关系；中美建交；对越自卫反击战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以美国为首

的资本主义阵营推行“遏制”战略，不仅在经

济上封锁中国，外交上孤立中国，在战略上更

是打压中国，企图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扼

杀在“摇篮”之中。1950年中苏结盟后，中美

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几乎

毫无战略互信可言。1963年中苏论战进入白热

化状态，双方甚至于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海

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美国从中苏对抗中

看到了机会，遂派遣国务卿基辛格于1971年秘

密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双方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

形成了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共识。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继任者

福特在台湾问题上奉行“双轨”政策，严重影

响了中美战略关系的推进。1977年1月，卡特

政府上台后在战略上依然轻视中国，其推行的

“苏中等距离”政策极大延缓了中美建交的进

程。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中央军委副

主席邓小平复出后重新掌管国防、外交事务，

成为当时中国国防建设及对美外交的领导者和

开拓者。8月，美方派遣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以

试探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底线”，却因其在

台湾问题立场上的“倒退”而受到了邓小平的

严厉驳斥，两国的战略互信跌至谷底。1978年5

月，美方派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

基访华，以美方在正常化问题上“已经下定决

心”的承诺基本重塑了两国的战略互信，建交

谈判正式开启。12月，为了遏制苏联霸权主义

的威胁、改善中美关系以促使苏联在中美苏大

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邓小平亲自参与中

美建交后的4次谈判，决定暂时搁置两国在美

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争议，促使两国达成了以

《中美建交公报》为基础的战略合作协议。中

美战略关系由此正式形成，开启了两国战略合

作的新征程。中美建交后，为了巩固中美建交

的成果、增强中美战略互信和两国人民之间的

相互了解，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日开始对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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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为期8天的访问。在访问过程中，邓小平与

美方就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等方面

进行会谈，从战略层面上为拓展建交后的中美

新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前，国内学界对邓小平访问美国的原

因、经过和影响等已有所着墨。[1]但受档案解秘

年限和学科关注点差异所限，部分研究成果对

访美过程中两国在苏联问题、越南问题和中美

人文交流等领域进行博弈的细节方面难免阐述

得不够充分。本文将结合美方新近解密档案和

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邓小平访美进程中应对苏

联霸权威胁、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和建交后中

美战略关系的新进展等问题作一番深入阐释。

一、深化中美两国

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共识

在访美过程中，邓小平为拓展中美战略关

系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深化两国应对苏联威

胁的战略共识。会谈首日，邓小平主要与美方

就强化苏联威胁认知、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地缘

[1]当前国内外学者论及邓小平访美的起因、经过、结果和影

响的相关成果主要有：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

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6—23页；宫力：

《邓小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50—267

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80—85页；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18—126页；熊志勇：《中美关

系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204页；陶文钊：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董

振瑞：《邓小平与卡特时期的中美外交博弈》，《党的文献》

2012年第3期；程中原：《美国刮起了邓旋风——1979年邓小

平访美始末》，《世纪风采》2019年第1期；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Knopf Press，1999:98—102；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2：

87—100；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275—283。上述成果受年限的限制并未使用

美方新近解密档案，在论述内容和还原史实方面难免存在缺

憾。此外，近年来的一些成果，如：樊超：《1979年中国对

美政讨论与中美互动》，《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樊

超：《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世界知识出版

社，2016年。虽使用了美方新近解密档案，但通过文献梳理后

发现，这些成果对邓小平访美过程中的应对苏联威胁问题、越

南问题和中美人文交流问题的沟通过程及细节等方面，并未阐

述充分。

态势、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问题展开

磋商，从全球军事战略平衡方面极大拓展了两

国的战略关系。

1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卡特第一次会见

邓小平，双方首先就巩固国际反霸统一阵线展

开会谈。卡特指出，维护美国的实力、确保美

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有力影响是其承担的主要责

任。虽然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但全球权

力分散仍给美国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一个是

从东南亚到非洲国家“弧线”的不稳定；另一

个是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迅速增长的担忧。虽

然美方认为其可以从中美建交中得到好处，却

怀疑双方“是否有能力利用我们的优势来解决

我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对此，邓小平坦言

美方应以脚踏实地的态度来应对苏联的霸权主

义倾向，并就卡特上述言论反驳道：在两国关系

正常化之前，中方曾多次表示，世界面临着不稳

定、不安宁的局面。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战争的主

要危险来自苏联，呼吁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反

对霸权主义，并把美国包含在共同战线上。虽然

在与苏联打交道时，“美国是主要的反对力量，

因为它四处探出头来”。[2]但如果有人说毛泽东

有些失望，那是因为美国在反对苏联威胁方面做

得还不够。[3]这显然是邓小平在从战略层面上提

醒卡特总统，美国未来应采取更加“务实”的措

施来强化双方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行动。

紧接着，中美双方谈及南亚和中东地区

的地缘态势，并就反对苏联在这两个地区的渗

透达成战略共识。邓小平认为，当前随着苏联

不断卷入越南政局，东印度洋的战略形势有点

像一个杠铃，即苏联在两翼显示出强势地位，

中间只有一条细细的连接线。而这条穿过马六

甲海峡的连接线，对于欧洲、中东和亚洲之间

的货物流通和经贸往来至关重要。出于这个

[2]“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meet to review the schedule for Deng's 

visit”，January 29，1979，in USDDO.（CK2349155953），

p.5.

[3]“Secretary’s Luncheon for PRC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January 29，1979，in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China，2013，p.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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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布热津斯基认为此时印度的重要性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当前美方已经大幅度改善

美印关系，而中印关系的改善也很重要，希望

中国也这么做。邓小平虽同意改善中印关系，

但随即指出，“印度愿意承认越南强加的柬埔

寨政府，表明其仍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双

方应尽力防止苏联力量在南亚地区的渗透。[1]

此外，邓小平还认为“中东问题远未解决”。

除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南也门、伊拉克和

叙利亚外，其他国家更倾向于苏联。因此，把

被占领的土地归还阿拉伯国家并同意在约旦河

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恢复其人民的民

族权利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邓小平还指出，

如果埃及萨达特总统和以色列能够达成让叙利

亚满意的协议，那么苏联将真正受到“不利影

响”。卡特回应道，无论是埃及还是叙利亚，

都不希望看到苏联介入并成为他们未来谈判的

全面伙伴。对此，邓小平表示：“非常好，不

要让苏联干涉。中美双方可以为此目的而共同

努力。”[2]

为了互通战略意图，双方还就美苏第二

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问题展开磋商。卡特指出，邓小平对上

述协议的“不满”显然给美方带来了一些问

题。卡特认为，事实上该特殊协议使美苏走向

“更直接的平衡”。《协议》虽然限制了美苏

两国，但并没有限制法国和英国，也不包括战

术或战区核武器。它非但不会阻止美国发展和

部署想要拥有的战略武器，更能使苏联不得不

拆除大约10%的洲际导弹，其未来新导弹的发展

也将受到限制。虽然目前美苏还没有就协议所

规定的核武器削减项目达成一致，但美方有足

够的手段来核查苏联的遵守情况。“这种协议

虽然不完美，也不充分，但却是朝着正确方向

[1]Brzezinski.“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January 29，

1979，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

p.739.

[2]“Summary of President Jimmy Carter's 1/29/79 

meeting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January 29，1979，in USDDO.（CK2349155962），p.7.

迈出一步。”[3]因此，如果“你能阐明你的真

实态度，这将是非常有帮助的”[4]。对此，邓

小平表示他能做到。中方不反对谈判，也不反

对《协议》。只是中方认为这样的协议不能真正

地约束苏联。因为在限制战略核战略武器方面，

美方此前已经与苏联达成了3次协议，这将是第4

次。“每次达成协议后，苏联都加紧努力迎头赶

上。”[5]因此，中方不认为这些协议能限制苏联

的扩张政策。即使美国能够对核武器问题进行有

效的监督，苏联也会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漏洞。所

以中方反复强调，真正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脚踏

实地的工作。且中方一直在这样做，如实现中美

关系正常化、与日本缔结和平与友好条约、联合

东盟国家瓦解苏联发动战争的战略计划等，“苏

联手指伸到哪里，我们就砍到哪里”[6]。

当天下午，邓小平还与美方就维持全球

军事平衡和应对苏联进攻方面进行战略沟通。

布热津斯基坦言，美方曾收到苏联警告不要向

中国出售武器的信件。对此，美方的回应是：

虽然美国不会向苏联或中国出售武器，但美国

也不会参与阻止一个主权国家获得维持自身防

御的手段。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准备屈服

于苏联的压力，限制中欧（武器）贸易”[7]。

邓小平对此表示欣慰，进而指出北约存在战略

上的缺点，那就是其后方美国离欧洲很远，而

离苏联很近。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回应说，这就

是美方正加强机动能力的原因，并表示到1983

[3]“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January 29，1979，in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China，2013，p.765.

[4]“Summary of President Jimmy Carter's 1/29/79 

meeting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January 29，1979，in USDDO.（CK2349155962），p.10.

[5]“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meet to review the schedule for Deng's 

visit”，January 29，1979，in USDDO.（CK2349155953），

p.5.

[6]同上，p.10.

[7]Brzezinski.“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January 29，

1979，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

p.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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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将预置5个师的装备，这样就能使北约

在1周或10天内将战斗力量增加1倍以上。考虑

到“苏联任何实质性的军事集结会在几天内显

现出来，美国必须在一两个星期内保持反应能

力”[1]。对于布朗就“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防

御体系，以及中国在短时间内应对和抵御苏联

军事进攻的能力”方面的询问，邓小平回应

道，虽然中国的预警系统相对落后，但中国一

直对苏联可能的攻击保持警惕。中国目前的评

估是，苏联以其目前在远东的武装力量发动进

攻并不容易，因为其军队还不到总武装的四分

之一。自从越南问题出现后，苏联一直在“吵

吵嚷嚷”，却没有在远东地区大量增加兵力。

尽管如此，中国不仅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准备

好让他们深入。毕竟，“也许中国没有其他优

点，但它确实有很多领土”[2]。

应当说，通过邓小平的访问，中美两国探

讨了南亚、非洲之角、欧洲及北约等地区的地

缘态势，就双方维持全球政治军事战略平衡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夯实了两国应对苏联威

胁的战略共识，极大拓展了建交后的中美战略

关系，并为日后中美军事安全关系的确立创造

了有利条件。

二、与美方就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

展开战略磋商

邓小平为拓展中美战略关系所做的第二件

事，是从维护中国边境安全和中苏越三角关系

出发，阐明中国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必要性

和决心，从而寻求美方给予中国“道义”上的

支持，以防止苏联干涉中国“惩罚”越南的战

争。

事实上，邓小平访美会谈中的越南问题由

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越共领导的抗

法战争和抗美统一战争中均给予了越南大量的

援助，为其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统一作出了巨

[1]“Secretary’s Luncheon for PRC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January 29，1979，in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China，2013，p.751.

[2]同上，p.753.

大的贡献。[3]然而1975年越南统一后，原本被

越共主席胡志明亲切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

越关系却逐渐变差。[4]中方关闭驻越使馆、停

止对越援助后，越南转而寻求苏联的帮助。中

越双方甚至于1978年爆发了边境冲突。日益紧

张的中越关系连同苏联—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

威胁，促使中国决定出兵反对其挑衅行动。当

时，中国决定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主要基于边

境安全和地缘战略的考虑。首先，越南在中国

边境的武装挑衅和入侵事件给中国的国家安全

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据统计，1975—1978年，

越南在中国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北部湾海域

及双方交界地带每年制造的事端分别为439、

986、752和1108次，给我国边防军人和居民的

生命、财产造成了大量的损失。[5]其次，中国担

心苏越地区霸权主义联合“夹攻”中国。在中

苏关系紧张、苏联重兵压境的情势下，中国担

心越南成为苏联推行所谓的“亚洲集体防御协

定”的“马前卒”[6]，并以南北夹攻之势威胁中

国的国家安全。于是，1978年12月初，中国决

定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而此时，中美建交谈

判正进入关键时段，邓小平遂决定加速正常化

进程，力求建交后通过访问美国以寻求华盛顿

对中国“教训”越南的道义支持，将苏联干预

战争的风险降到最低。[7]就这样，越南问题便成

为邓小平访美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应当说，邓小平通过访美向美方传达的第

一个战略信息是：越南存在明显的扩张主义倾

向，中方打算采取行动遏制越南日益猖獗的野

心，希望美方在国际领域予以道义支持。[8]1月

29日，邓小平在与布热津斯基的首次会谈中便

[3]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年，第361页。

[4]郭明：《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05页。

[5]同上，第116页。

[6]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第502页。

[7]Enrico Fardella.（2009）.“The 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A Reassessment”，Diplomatic History， 

33（4），pp.545—578.

[8]“Vietnam”，January 29，1979，in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China，2013，p.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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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与卡特私下讨论越南问题[1]，其沉重的语调

让美方预感到邓小平“必有要事相告”[2]。在

会谈中，邓小平坦言，越南完全是“东方的古

巴”。如果中美不注意这一点，越南的作用将

大大超过古巴。越南最近与苏联签署的军事同

盟条约显示其“正在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的

苏联梦”[3]。首先，中方认为，越南已经完全被

苏联控制，其公然入侵柬埔寨以建立一个“印

度支那联邦”的阴谋比美方想象得更加严重。

更何况从道义上讲，当柬埔寨被蹂躏时袖手旁

观是不对的。[4]其次，越南仍在加强其军事能

力，把山区的最高参军年龄提至37岁[5]，且将更

深地陷入苏联的怀抱。东盟国家都希望中国能

够有所作为，因为“如果越南被允许继续肆无

忌惮地走下去，东盟国家将会发生变化。这样

就有了可供苏联利用的漏洞”。为避免更多的

麻烦，必须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再次，越南

非常傲慢，甚至宣称自己是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世界上第三强大的军事国家。面对如此猖獗的

野心，不予以遏制是不行的。最后，越南一直

在给中方制造麻烦，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如

果不“惩罚”他们，越南的暴力行为将继续扩

大，中越边境事件将继续升级。因此，从全球

战略和亚洲地缘政治方面考虑，中方认为有必

要遏制越南的野心，并给他们一个“适当但有

限”的教训。[6]

此外，邓小平还通过据理力争，向美方传

[1]Brzezinski.“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January 29， 

1979，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 2013，

p.740.

[2]Brzezinski.（1983）.Zbigniew：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New 

York：FSG，p.406.

[3]“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meet to review the schedule for Deng's 

visit”，January 29，1979，in USDDO.(CK2349155953)， 

p.8.

[4]“Secretary’s Luncheon for PRC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January 29，1979，in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China，2013，p.753.

[5]同上，p.767.

[6]“Vietnam”，January 29，1979，in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China，2013，p.768.

达了第二个战略信息：美方劝阻中国开展对越自

卫反击战无效，无论美方作何反应，中方都将采

取行动“惩罚”越南。起初，卡特对中国开展对

越自卫反击战持一种劝阻的态度。美方表示虽然

理解中方面临的巨大威胁，但在联合国和东盟

国家都谴责越南的暴力行动时，如果中方打击

越南，一方面可能改变中国“被视为一个反对侵

略的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可能导

致暴力升级，并使舆论从反对越南转变为部分

支持越南”[7]。因此，美方认为其“很难鼓励暴

力”[8]，入侵越南将是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的行

动。对此，邓小平则继续据理力争，表示中方打

算采取有限的行动，中国军队将很快撤退，并像

处理边境事件一样处理它。在国际社会的反应方

面，或许刚开始有些国家会谴责中方，但更多人

会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如果处理得当，这

个短期行动将可能在老挝和越南内部引起一些变

化。中方预计苏联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如果在中

方打击越南的过程中苏联插手了，他们将不得不

从欧洲撤军，这反过来对欧洲和中东有利。中方

不想错过时机，如果等到柬埔寨被征服再出兵，

越南便可以用所有的军队来对付中国。对于邓小

平的解释，卡特虽理解“中方不允许越南不受惩

罚地进行侵略”[9]，却依然认为这将是个可能升

级为地区冲突的“严重的错误”。或许通过联合

国或其他方面的协同努力，可能对越南及其盟友

造成更大的损害。美方的立场不是基于对苏联或

越南的恐惧，而是认为孤立他们是一种更好的惩

罚形式。[10]邓小平没有继续反驳卡特，只是再次

重申中国“正以实力地位来处理这个问题”，必

[7]James H. Mann.（2000）.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New York： Vintage Books，p.99.

[8]“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meet to review the schedule for Deng's 

visit”，January 29，1979，in USDDO.（CK2349155953），

p.769.

[9]“The President Reporting o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Deng”，January 30，1979，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p.772.

[10]“The President Reporting o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Deng”，January 30，1979，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p.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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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给越南一个教训，行动将非常有限。[1]这让美

方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决定已经做出，越南

将受到惩罚”[2]。

就这样，邓小平在访美的过程中与美方

就越南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了战略沟通，传

达了中国必须“惩罚越南”的坚定决心。卡特

虽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但在中国开展对越自卫

反击战的过程中，美方不仅没有推迟财政部长

布卢门撒尔访华，还向中方提供了苏联军队调

动情况的情报，甚至向苏联传达了敦促其“保

持克制”的外交照会。[3]结果，苏联除了舆论

抨击外，并没有直接对中国采取军事措施。[4]

这表明，邓小平访美显然给苏联造成了中美在

越南问题上存在战略协作的印象。[5]对于此类

的道义支持，邓小平曾经说过，“在我们反击

越南时，我们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是满意

的”[6]。应当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顺利开

展，显然与中美战略关系的拓展，及双方在邓

小平访美期间就越南问题进行的深度交流有一

定关系。

三、全方位拓展

建交之后的中美战略关系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为建交后中美关系在军事、安全、经贸、

科教与人文领域的全方位拓展创造了条件。当

天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罕见地把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祖国

[1]“Record of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and Iran”，February 16，

1979，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 

p.798.

[2]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9年，第82页。

[3]“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Third Meeting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nuary 30，1979，

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p.774.

[4]樊超：《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世界知识

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5][美]罗伯特·S·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

1989）——在谈判中合作》，丛凤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第189页。

[6]宫力：《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的美中苏三角关系》，

《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

统一大业相提并论，足以见其对拓展中美战略

关系的重视。

应当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战略”的

内涵与外延得以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科教

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本质上也属于战略关

系的一部分。在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总统

就经贸、科教和领事等方面事务进行了深度交

流，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定。此外，邓小平还

通过遍访美国知名城市的机会，改善美国民众

对中国的印象，“全方位”拓展了建交之后的

中美战略关系。

首先，商定并签署一系列政治、经济、

科教和文化协定，开启了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征

程。1月31日，时任中国副总理方毅和美国能源

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为期5年的高能物理协定。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与美国国务卿万斯签订

了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定。邓小平

和卡特签订了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根据上述协

定，中美两国将在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的基础

上，推进双方在能源、地学、卫生、环境、工

程和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合作。[7]双方还将成立科

技合作联合委员会，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

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8]

此外，方毅还和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克

雷普斯交换了文件，阐明两国在农业、教育和

空间技术领域内的互补利益。最后，双方还同

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决定就签

订贸易、航空和海运协定进行商谈。[9]

其次，中美双方就谋求中美经贸关系正

常化和加强经济往来方面达成系列共识。一

是双方认为两国最直接的利益就是建立起正常

的贸易关系。为此，双方决定设立一个代表两

国的委员会来处理“资产索赔”问题，时任美

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

分别担任双方的联合主席，共同牵头敲定相关

细节问题，并谋求签署一项长期的《中美贸易

[7]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83页。

[8]同上，第84页。

[9]熊志勇：《中美关系60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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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1]二是在技术交流方面，美方提出将

根据现行法律尽可能灵活地处理对中国的出口

限制。如一件商品被美方认定为仅用于民用目

的，那么这类设备的销售就没有问题。[2]除了直

接销售，中方还可以采取长期租赁的方式。对

此，邓小平表示，如果美方同意“用贸易补偿

的方式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我们完全可以

用我们的产品偿还”[3]。三是在民航和海事协定

方面，美方希望与中方的多家航空公司进行签

约来降低机票价格，以鼓励更多的旅行。双方

还约定在美国商务部长普雷斯和财政部长布卢

门撒尔访华期间，两国达成一项海事协议来保

障双方间的海上货物运输。

再次，中美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在通讯、

新闻、领事和学生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是

在通讯方面，卡特希望在访美之后能与邓小平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私人信件或通信，并认

为此举对其本人很有帮助。邓小平对此表示认

可，并希望也把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和中国

驻美大使柴泽民囊括在内。[4]二是在领事安排方

面，卡特希望能够扩大美方大使馆和领事馆的

空间，以适应美中贸易和其他关系的增长。[5]邓

小平表示虽然这有一定困难，但中方会想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三是在记者和新闻报道方面，

美方希望两国能最大限度地交换记者，并保证

他们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自由和准

确地报道来自双方的新闻。为了增进美国主流

媒体对中国的了解，邓小平还与美联社、《华

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新闻工作者共进

[1]“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Third Meeting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nuary 30， 1979，

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p.776.

[2]“Summary of President Jimmy Carter's meeting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January 30，

1979，in USDDO.（CK2349156046），p.5.

[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4年，第481页。

[4]“Summary of President Jimmy Carter's 1/29/79 

meeting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January 29，1979，in USDDO.（CK2349155962），p.778.

[5]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January 29，1979，in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China，2013，p.8.

午餐，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等。[6]四是在学生

交流方面，美方希望有最大的机会进行学生交

流，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大大加强中美未来的科

技合作，还有利于美国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国的

人民与国情。[7]对此，邓小平坦言，目前中方还

没有条件接收大量的学生，但会努力为美国留

学生来华创造条件，或许需要一个短暂的过渡

期。[8]而对于各自留学生的言论自由和意识形态

的问题，邓小平强调，中美双方的留学生都应

该“有足够的责任感”，绝不能在所在国“扮

演颠覆性的角色”。[9]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还通过开展人文交

流来拓展中美战略关系，树立中国在美国人民

心中的新形象。1月29日晚，邓小平在肯尼迪中

心观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文艺表演时

指出，“艺术是使各国人民增进了解、消除隔

阂的最好办法”[10]。31日，邓小平在费城进行访

问时，接受了坦普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律博士

学位，赞扬该校将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一个坚定

的马列主义者反映了其学术自由的主张。[11]2月

1日，邓小平向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

陵墓献花圈，并同其家属进行了会面。2日，邓

小平在休斯顿观看马术竞技表演，应邀乘坐一

辆19世纪的公共马车绕场一周，并接受主人赠

送的骑士纪念章和一头小牛。[12]3—5日，邓小平

与西南地区的报纸、杂志主编和发行人等共进

早餐，参观波音747飞机装配厂，会见旅居西

雅图的华侨代表，并出席了西雅图商界举办的

晚宴。在机场发表告别演说时，邓小平呼吁

中美“人民之间的往来可以更频繁、更加密

[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第481页。

[7]“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Third Meeting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nuary 30，1979，in 

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p.777.

[8]“Summary of President Jimmy Carter's meeting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January 30，

1979，in USDDO.（CK2349156046），p.6.

[9]Secretary’s Luncheon for PRC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January 29，1979，in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China，2013，p.754.

[1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第477

页。

[11]同上，第480页。

[12]同上，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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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我们希望美国各界朋友多到中国来走走看

看”[1]。应当说，通过邓小平的访问活动，美

国人民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

的中国形象，这对几年前还处于“文化大革

命”动乱之中的中国在国际上确立它的新形

象，是非常重要的。[2]

四、结语

作为党领导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个缩影，邓

小平访美堪称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其不仅巩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还拓展

了建交后的中美战略新关系。首先，在应对苏

联威胁方面，双方决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反对

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并就抵制苏联在南亚和

中东等地区的渗透、应对苏联潜在的军事进攻

和维持全球军事平衡等方面达成战略共识。其

次，邓小平基于中苏越小三角关系的发展，从

维护中国边境安全、遏制越南地区霸权主义野

心和打破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苏联梦”

等方面，向美方阐明了中方开展对越反击战的

必要性[3]，间接开启了冷战期间中美两国最为紧

密的战略合作。[4]最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双

方签订了一系列战略协议，并就解决资产索赔

[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第485—

486页。

[2]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84页。

[3]“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First Meet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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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加强经贸往来和促进双方新闻、领事、

科教和通信等领域的合作达成系列共识。应当

说，通过邓小平在费城、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等

美国城市“旋风”般的访问活动[5]，不仅促进了

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还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

中国在美国民众心中的新形象。从上述几个方

面看，邓小平访美对建交以后中美战略关系的

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促使两国在反

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世界性战略问题上疏通了彼

此的战略意图，还“形成了一种维护和平和发

展经济等方面展开友好合作的新格局”[6]。布热

津斯基认为这次访问“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

仪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

治意义的高峰会谈”[7]。时至今日，当我们在处

理诸如中美战略互信缺失、中美贸易摩擦和美

国对台军售等问题时，依然能从那段历史中领

略到邓小平那种面对强权毫不畏惧、坚定原则

绝不妥协的领导人风范，并从中得到应对当今

中美关系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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